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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文化漫谈 (五)  从《资治通鉴》谈起 

 章天亮  
 
【正见网】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穷尽毕生心力，耗时 19载，“专取关国家兴衰，系生民休戚，

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”，由神宗皇帝亲自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（见《资治通鉴》第

294卷）。书如其名，《资治通鉴》的撰写线索就是前朝的治乱兴衰，并站在人的品德善恶和政策

得失角度加以分析，使统治者以之为鉴。书成以后，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为君臣士人的必修教

科书。  

《资治通鉴》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其实并非司马光首创，在评论时司马光经常引用《易经》，《春

秋》和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。在对兴亡进行具体分析时，他的思想也没有超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范

畴。后代读史的人在承认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的同时，也不得不承认朝代兴衰的规

律在这本书问世前后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。  

汉代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提出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；唐代魏征在《谏太宗十思书》中提出

“盖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，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”；宋代欧阳修在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

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其实这些都是从人表面的现象出发。朝代兴亡的背后还有更深

层的原因，历史的细微进程都在其操纵掌握之中。  

“⋯⋯宇宙有成、住、坏，人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⋯⋯”(《精进要旨》“圆融”)。就象这种自然

规律无法避免一样，一个王朝必然是从建立走向鼎盛，再经过衰败走入灭亡。那种江山永固，万世

不替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。  

宇宙大法给人类社会这一层开创的生存方式中包括“兵征天下”(见《精进要旨（二）》“大法是圆

融的”)，顺应这种安排，一个王朝的建立必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这种惨烈战争所留下的物质场需

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散去，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讲“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”。在开国的最初几年，民

生凋敝，百废待兴，统治者深知打天下的艰难，一般都会爱惜民力，偃武修文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

策。  

这种休养生息有时会持续几代皇帝，象汉代从高祖开国到文景之治，唐代从太宗皇帝到开元盛世，

清代从顺治入关到康乾盛世都是典型的例证，经过几代帝王的发展，王朝就达到了鼎盛的时期。而

此时由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得奢靡之风开始渐渐盛行。李洪志先生论述道“因为物极必反，达到顶

峰的时候可能就要回落。”，任何一个王朝到了这个时候就无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衰败了。许多古人

也深知这个道理，故老子曰“物壮则老”，易经云“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”。  

“人活在世上，就是在造业，多少而已，但人世间也有还业的因素，如疾病、自然灾害与战争。”

（《精进要旨（二）》“大法是圆融的”）在一个朝代休养生息的时候，老百姓长时间过着丰衣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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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的生活，远离了战争、饥荒和瘟疫等等给人还业的因素，业力会越积攒越多。到王朝开始没落之

时，神就要给人安排各种天灾人祸让人还业了，为的是避免人因为过多积攒业力而面临销毁。  

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，人无论怎么费尽心机都不可能打破这种规律的。也许有人要问，既

然如此，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是否就是徒劳了呢？不是。因为一个王朝能够存在多少年，何时

兴、何时败、何时灭都是有定数的，绝不允许因为道德的腐化堕落和帝王的为所欲为而提前败坏。

那么反映到人中，就必须有人中公认的道理来规范人的道德，约束君臣士民的行为，这些道理也必

然是由人著书立说，并流传于世间的。象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也只不过是历史安排的一步棋而

已。  

中国的历史极其特殊，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玄机。举例来说，从武王伐纣算

起，历朝历代辅保奉天承运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谋臣都是道士。周武王的身边是姜子牙；刘邦的

谋士是张良；唐太宗身边有魏征，徐茂公，李靖，袁天罡，李淳风；宋太祖身边有苗光义；明太祖

身边有刘伯温等等，二十四史中对这些人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都属于道家一脉，其中有许多人甚

至是著名的预言家。同时，“每一世的开国皇帝都有一些武灵出世来保他们打仗。”（《转法轮

（卷二）》）这些文臣武将看似偶然地聚在真命之主的周围，扫荡烟尘，平息叛乱。其实这一切都

是历史细腻安排的一部分，所有这些人都是棋子，任由历史的手把他们摆到他们可以完成历史使命

的位置。  

除了这些人之外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修炼人不会去干涉世间的事。他们最终是要离开人间，回归不生

不灭的彼岸的，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在乎世间的名利享乐，更不会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对人间的历史

大事指手划脚。李洪志先生在《转法轮（卷二）》中说：“深山老林有许多修炼的人，都看到了历

史上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一件一件事情，但是谁也不管，他们谁也不愿意管。不管的原因他们知道

这是天象变化造成的。就应该这样。 ”  

中国历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所有朝代最初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最后坐成天下。李洪志先生

在著作《北美巡回讲法》中说：“⋯⋯最形象地说人类社会就象一台戏。一朝一代的，那就象幕拉

开了，一朝开始演。一朝结束了，大幕拉上了。再拉开，改朝换代。”最初起义的人仅仅是在每一

幕戏的序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正角（真命之主）才开始登场。  

《易经》上说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历史的大事在发生前总有一些征兆和一些铺路的人。上个世纪八

十年代末所出现的气功热潮并非无缘无故，那正是在为历史的最后一出戏－－大法洪传－－做铺垫

工作的。 

 


